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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/ 鄭希文（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碩士）

放浪形骸的偽裝：
阮籍音樂思想形成背景

1   竹林七賢：《晉書．嵇康傳》記載：「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、河內山濤，豫其流者，河內向秀、沛國劉伶、籍兄子咸、琅邪王戎，

  遂為竹林之游，世所謂竹林七賢也。」( 唐．房喬等，1981年，頁 361)《晉書》將阮籍列為竹林七賢之一，與嵇康、山濤、向秀、
  劉伶、阮咸、王戎遊於竹林。
2  譜牒：即家譜，專門記載官宦士族世系的文獻。

阮籍（210-263）為「竹林七賢」1 之一，是魏晉時期在音樂思想上頗具影響力的學者，在中國音樂史上，佔有一席之地。阮

籍承襲阮氏家學門風，並周旋於當權者間，因他有深厚的音樂底蘊、追求理想的音樂觀，以及複雜具有高度處事智慧的人

格特質，其言行、態度以及思想，造就了魏晉風度。

阮籍出生於東漢獻帝建安 15 年（210），卒於魏元帝景元 4 年（263）。筆者剖析阮籍生長的東漢末至曹魏時期學風思想，
藉以介紹阮籍所處之大時代背景、思想，以及影響阮籍至深的陳留阮氏家學門風，並陳述阮籍在其生存時代背景下，塑造

出的人格特質，以呈現阮籍音樂思想形成的背景、溯源及探討。

東漢末至曹魏的學風思想
自漢武帝以來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，熟讀經書成為出仕的必要條件，許多儒者窮畢生之力成一家之言，當時學風，非常

注重出身、師門及家學。

東漢末黃巾之亂後，士族、豪強佔據土地自成一霸，士族莊園於焉興起，其中經濟無虞，且有武力保護莊園安全，魏晉南

北朝時，莊園遂成當時主要經濟型態，並發展出獨特的思想體系，助長門閥的形成與注重家世、出身的學風。

東漢晚期，察舉制度造成選才只問出身、家世門風，甚至憑家族的譜碟 2 即可加官晉爵，產生許多舞弊情事。東漢靈帝竟

帶頭賣官，朝綱敗壞由此可知，至此，儒家禮教地位日漸動搖。

至曹魏時期，出身寒門的曹操（155-220），有另一套舉賢的標準，欲打破注重家世出身的風氣。從曹操自建安 15 年（210）
下達的求才令來看，其「唯才是舉」的用人標準，也影響當時學風，在東漢末年至三國動盪不安的時期，曹操想要建立一

番功業，不擇手段爭取人才，甚至連不仁不孝之人都可用，只求有能力的人，為他一統天下的霸業效力；同時曹操用人也

不分出身，無論階級，只要是人才他都善用，自然也打破門第之見，為自古以來選賢的創舉。

但到了曹丕（187-226）時，實施「九品中正制」，欲以德才為拔擢標準，惟品評結果操縱在士族勢力之下，此制依然無法
徹底施展。

自高平陵政變成功後，司馬懿（179-251）掌握曹魏大權，直到司馬炎（236-290）以晉代魏，司馬氏本身就是高門大族，
國政又回到士族把持的勢態。

陳留阮氏家學門風
《晉書．阮籍傳》記載：「阮籍字嗣宗，陳留尉氏人也。」（唐．房喬等，1981 年，頁 358）陳留尉氏位於今日河南省尉氏
縣，自古以來即為戰略要地，蔡邕（133-192）也出身於此。

陳留阮氏興起於東漢晚期，其中著名者為阮籍之父阮瑀（約 165-212 年）。阮瑀為東漢文學家，建安七子之一，能文工詩，
懂音樂，善鼓琴，筆者相信阮瑀對音律的善解，相當程度影響其後輩子孫。

《晉書．阮籍傳》羅列陳留阮氏家族共有：阮籍、阮咸、阮瞻、阮孚、阮脩、阮放、阮裕等 7 人，阮咸（生卒年不詳）為
阮籍之姪，他們都是任真自得，曠達不拘禮俗之人，同游於竹林，個性相仿，愛惜名節、清心寡慾，但對於政治遠避且有

戒心，兩人一樣耽溺於酒，不拘禮節且善於音律，阮咸善彈琵琶，甚至自製樂器，後人便以阮咸名之。

阮瞻（約 281-312）為阮咸之子，和阮籍、阮咸一樣善於彈琴，對於名利同樣淡泊，不同的是他個性平易近人，有知音想
聽他彈琴，不論貴賤，都願意彈給眾人聽。阮瞻的弟弟阮孚（約 266-326），同樣個性好、爽朗，但耽於飲酒，忽略朝廷正
事，與阮氏一家好飲酒，陶然於自己熱衷事物而不顧世俗眼光的家風，是一脈相承的。

阮脩（約 270-311）為阮籍姪子，好易經、老子，愛清談，行為上與阮籍一樣任達，他孤僻，對於朋友率意而交，不喜俗人。
阮放（約 279-323）為阮顗（生卒年不詳）之子，常說老莊，明帝友愛之。阮顗另一兒阮裕，以德業知名，頗受王敦重用，
但明白王敦有不臣之心，與阮籍同樣以飲酒，廢職以避禍的方式面對王敦，朝廷屢次徵召，皆稱病以辭官。

綜上所述，筆者認為陳留阮氏家族成員雖然個性迥異，但重視孝道、愛好讀書、淡泊名利、性嗜酒、善彈琴、妙解音律、

好老莊，對於政治趨勢有著極高的敏感及避世遠禍的智慧，諸此種種不同於流俗的家學門風，堪稱為魏晉時期特殊的風度。

阮籍人格特質
阮籍青壯年時期，歷經魏文帝、明帝兩代曹魏政權，相較之後司馬氏與曹氏政爭的紛亂，阮籍成長於政局相對穩定的階段，

而阮籍承繼家學，受父親阮瑀儒者風範以及陳留阮氏家學門風影響甚鉅，《晉書．阮籍傳》記述：「籍本有濟世志。」（唐．

房喬等，1981年，頁 358）可見阮籍本有經世濟民的志向，嚮往一展長才、施展抱負的儒家思想。

但魏明帝駕崩後，由此開始驚心動魄的朝廷鬥爭，此時，阮籍寫作〈樂論〉，仍可從文章中看出他欲藉由禮樂治理天下，偏

向儒家思想的濟世志向。阮籍對當權者，有敏銳的政治嗅覺，他深知政局險惡，以至於太尉蔣濟徵召他為幕僚，阮籍勉強

上任，但不久即稱病辭官回鄉；被任命為尚書郎，不久又以病辭官，此時正逢司馬懿私下密謀誅曹爽之際，阮籍已預見曹

爽即將失勢，而司馬氏欲取而代之，在詭譎而暗潮洶湧的局勢下，阮籍仍稱病婉拒曹爽徵辟。次年正始 10 年（249）司馬
懿政變，殺曹爽並夷其與黨羽三族，阮籍因懂得與曹爽保持距離，以至免於災禍，但卻無法閃躲司馬懿的威勢，不得不應

司馬懿徵召，任從事中郎；嘉平 3 年（251）司馬懿逝，其子司馬師承繼大將軍，次年又召為從事中郎。司馬氏藉阮籍入
朝，昭告世人他們尊崇名士，以博取美名，但為保全自己及家族，阮籍不得已只好做官以避禍，從此必須受迫周旋於司馬

氏，只好藉由飲酒、怪誕行為逃避現實，並藉此與當權者劃清界線，以期保留對理想政治人格的嚮往及純真。

除了酒能排遣憂思以外，音樂對阮籍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遣懷之道，他的五言〈詠懷詩〉第一首寫道：「夜中不能寐，起

坐彈鳴琴。」（陳伯君，1987 年，頁 210）當阮籍心裡憂悶，晚上睡不著時，只能起來彈著琴，以紓解心中的憂傷及苦悶；
《晉書．阮籍傳》也記述阮籍：「嗜酒能嘯，善彈琴，當其得意，忽忘形骸，時人多謂之癡。」（唐．房喬等，1981 年，頁
358）阮籍擅長嘯、彈琴，他藉著音樂而忘憂，手舞足蹈的喜悅情景，無怪乎被世人說「癡」！而世人相傳琴曲《酒狂》，
為阮籍所作，凡此種種，足見音樂在阮籍生命中的重要地位。

結論
自漢武帝以來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，甚而影響至曹魏時期，士人皆崇尚儒學，但因著東漢末學風的敗壞，儒家禮教地位

日益動搖。

而因著東漢末社會的動盪，在莊園中，人民受到士族的保護，發展出獨特的思想體系，又因著漢朝以來經學傳習注重師門

家學的特性，助長門閥的形成與重視家世、出身的學風。

在此背景下，阮籍深受儒學以及家學影響，雖處於朝政動盪之際，卻深諳政治之道，不為謀權，乃為避禍以全身。而善於

彈琴、妙解音律，重視孝道，也是阮籍繼承家學的表現，但阮籍同樣呈現任誕不羈的家風，且因其在魏晉時期的政治影響

力，與其同遊於竹林的友伴，成為特殊的魏晉風度。

阮籍崇尚儒學，懷抱理想，但因著曹氏與司馬氏，兩大勢力互相傾軋下，朝廷局勢詭譎，稍一不慎，便家破人亡，而胸懷

大志的阮籍，只能心裡焦急，其不平，僅能藉由詩文發洩，在司馬氏強權威脅之下，身體受限，無法逃離其權勢，以致外

在言行狂傲、放蕩，只得藉由酒與音樂，在亂世中自造山林。

阮籍任誕的外表下，懷藏一顆對儒學、理想熾熱的心，如此矛盾的人格及外在形象，極其迷人，成為魏晉時期獨特的代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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